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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度 夕 阳 红
○周馨宇（1954 建筑）

我们是一群七八十岁的成都地区清华

校友，清一色的老太太。除了参加四川清

华校友会的活动外，逐年来由无形中聚集

成一个七人的小团体。每年除了酷暑和严

冬，春秋两季气候适宜时，都会不约而同

地聚会，是我们调剂生活和促进友谊的好

场合。

七人中四人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生，其

余三人则是早期清华大学教师的亲属。我

们中最年长的 84 岁，最小的 75 岁，都已

是“奶奶”、“外婆”级人物。现逐个介

绍如下：

单明婉——现年 78 岁，1958 年建筑

系六年制本科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建筑设

计院工作，直至退休。但她一直以一级注

册建筑师资格被多个单位返聘，即使到目

前，仍在不定时参与审图工作，超龄服务

长达 23 年。

肖林——1960 年清华建筑系六年制

本科毕业，现年 83 岁，由云、贵、川三

省最大的西南建筑设计院院长岗位上离

休。离休后曾一度组织成立私人设计服务

社，主持若干年后，因年迈体弱，退位让

贤。她是一位可敬的女性，解放前就读于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地下党员，在反动

势力胁迫下，被党组织安排逃离南京，送

往大别山解放区，从事革命活动。结婚后，

在生了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得到丈夫大力

支持，又考入清华大学，继续大学学业。

毕业时原本是留校对象，因爱人职务重要

于她，最终分配回成都。

冯受身——现年 75 岁，系肖林同班

发达，但注定要原形毕露，遭人唾弃的。

守住“真实做人、诚信做事”底线的人，

拥有的是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石。你找不

出一个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的百岁老人。

他们笃信“我之所以幸福，不是因为我比

别人得到的多，而是我比别人计较的少”。

我们清华老运动员五十年友谊组合这

个人脉圈，完全是纯民间的，开始几个人

在蓬铁权家里小聚，不仅吃饭、聊天、照

相、画画，还给一些朋友做市场和项目咨

询。现在，唱歌把我们激活到新的平台，

在清华老科协有 300 多人参加的新春联谊

会上，以《雪绒花》、《比赛归来》、《友

谊地久天长》三支歌曲的表演，大受欢迎，

大家信心十足，表示“我们也要上春晚”。

这些奔 80 岁的老顽童，年龄增加，享受

美好生活的热情不减；每次活动，都按时

到场，要为聚会吃饭买单还要排队。

我们这个人脉圈是名副其实的“幸福

董事会”，每个人参股投入的是真情实感，

分到的红利是高兴、快乐、幸福的感受，

快乐荷尔蒙的提升和压力荷尔蒙的疏解。

晚年是充满机会甚至是值得庆贺的年

龄段，它可以展示你终生的成就，而且还

可以继续学习、探索、成长。这是联合国

关于老年人的最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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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在肖林影响和帮助下入

的党。毕业时以新党员身份，

响应祖国号召，服从分配，赴

甘南工作，在那里结婚、生子、

成家，直至退休，现定居成都。

退休时是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

某厂的副总工程师。

周 馨 宇 —— 现 年 82 岁，

1954 年清华建筑系毕业，在四

人中虽毕业最早，却学历最浅。

建国初期，为适应当时国家建

设需要，清华特设两年制专修

科，我成为这清华百余年校史

中的唯一一届专修科的毕业生。

曾分配在北京航空系统的设计局，后调至

铁道部所属铁路第二工程局及机车车辆

厂。

陈流求——曾于 1948 年在清华大学

生物系就读一学期，其父是我国著名国学

大师陈寅恪先生，因此她自幼生长在清华

园。后改学医，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

退休于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岗

位。

洪范——现年 84 岁，是成都生殖医

学院副院长岗位下来的离休干部。她是在

肖林影响下参加的地下党，因此也与肖

林一起被党组织安排逃离南京，奔向大

别山解放区。其父洪书行是清华 1920 年

留美学生，1936 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教

授，其叔洪思齐是清华 1933 年至西南联

大 1943 年的地理系教授。

邓敬苏——现年 82 岁，1947 年毕业

于重庆清华中学，后考入金陵女子大学。

解放后，曾担任二野军区文工团话剧演

员，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

见。最后以师级干部身份于成都战旗文工

团离休。至今常参与部队文娱活动，如建

国六十周年、建党九十周年等军内重大庆

祝活动，她以 80 岁高龄登台主持节目。

其爱人郑冶曾就职于清华大学音乐室任指

挥和声乐老师。

我们七人中前四名是真正的清华校

友，其中肖林、单明婉与洪范、陈流求、

邓敬苏又是南京金陵女大的校友，故存在

双重校友关系。肖林多次邀请清华校友聚

餐时，同时约请金女大校友，让我们有缘

结识其他三位新朋友，巧合的是他们每人

都与清华沾着关系，她们的父亲或爱人都

曾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或教师。

对于耄耋之年的我们来说，晚年能赶

上好时光，首先衷心感谢党和国家 30 年

来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形势，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大幅度提高，使我们有幸享

受美好的晚年。作为个人来说，最重视的

是保健养生，过平平安安的日子，所以，

我们每次聚会，除了谈母校的往事及子孙

2011 年春七姐妹欢聚一堂，每人脖子上都围着单明婉
手绘的丝巾。前排左起冯受身、王冰、洪范、肖林，后排左
起邓敬苏、周馨宇（作者）、单明婉



2013年（上） 173

荷花池

辈的成长史之外，不外乎互相交流就医治

病、服药及锻炼等内容。我们人老但心态

不老。

每次聚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都要

集体唱歌，首先是《我们在一起》（WE 
GET TOGETHER）其次是《当我们年轻

的时光》（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每当唱起这些歌时，就仿佛

回到了青春年代。

有一次，肖林请大家在银杏餐厅喝早

茶，足足坐满一圆桌，虽然我们悄声低唱

以上两首歌，但仍吸引了近座的来客，他

们惊讶于满桌全是高龄老太太，出于好奇，

善意地过来旁听，更有一位记者，干脆过

来采访，说明我们的行动超乎老人的常规，

但我们很快乐！

在我 80 岁生日时，单明婉预订了一

个大蛋糕，但她要求最后一道工序亲自操

作，用巧克力酱挤出“Happy Birthday to 
XinYu”的生日祝词，令糕点师都对这位

老奶奶刮目相看。本人更深深感激她的一

片诚意。

记得有一次，肖林请大

家去成都著名景点宽巷子步

行街吃饭，单明婉送每人一

条白底红花绿叶的自制丝质

围巾，原以为她是买花面料

裁制而成，因为她有一条美

国带来的同花色围巾。岂知

她买的是纯白面料，一条条

完全用手工比着原件，用红、

绿颜料绘制而成，其良苦用

心，实属可嘉，于是，我们

围上清一色的花丝巾，留下

一张别致的合影。

圣诞节前夕是平安夜，我们并不信教，

但为了借平安夜的名义，多次在我家里聚

餐欢度夕阳红。为了营造气氛，我们布置

了一棵挂满玲琅满目小饰物的圣诞树，所

有柜顶上放满昔日收藏的五颜六色的贺年

卡，窗帘上挂上圣诞老人头像及老人用以

给孩子装礼物的长袜筒，大大小小洁白

的雪花片。家具拉手上挂满各种铃铛及

圣诞花环，周边挂上时闪时熄的各式小

彩灯，吊灯上挂着金银及各种闪亮彩条。

进入室内，顿时产生温馨、欢乐的感觉，

颇有平安夜的氛围，于是，我们齐唱《平

安夜》、《铃儿响叮当》等圣诞歌曲。

一群老太太在无拘无束的情景下，返老

还童，揭掉了“奶奶”“外婆”的面具，

敞开心扉地乐一阵。我想这也许能起些

养生的作用吧。

我将这种聚会称之为“欢度夕阳红”，

但愿所有人身体健康，我们将尽力年年延

续。

2013 年元月 6 日于成都懋园

2012 年圣诞节合影，左起肖林、陈流求、洪范、邓敬苏、
周馨宇、单明婉、冯受身


